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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十年的光

阴不算长，但是对于一种文化艺术而言，或可成为其

历史进程中的关键期。所谓“十年树木”，从2012年到

2022年，中国歌剧的创作演出可谓脚踏实地、稳扎稳

打，创作数量、质量、口碑日益提升，中国歌剧作品在

人民群众当中的知晓度、普及率也日渐提高，毫无疑

问，这十年，中国歌剧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高潮。

当然，任何高潮的到来都是有源流和基础的。这

十年当中，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对于中国歌剧在新

时期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推动。2014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

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

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

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

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

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

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

的。”总书记的讲话对于中国歌剧的发展不仅是方向性

的指引，更是行动中可以随时参照的纲领性指南。

人民歌剧要为人民而歌：“文艺要热爱人民。有没

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如果不

爱人民，那就谈不上为人民创作。”从1945年诞生在延

安的中国民族歌剧的开山之作《白毛女》，到新中国建

立之后的十几年间，是中国民族歌剧发展的奠基时

期，同时也是取得极高艺术成就的繁荣期。《白毛女》《小二黑结

婚》《洪湖赤卫队》《红霞》《红珊瑚》《江姐》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

优秀作品流传至今，成为久演不衰的红色经典，尤其是“一部剧

唱红一首歌，一首歌带红一部剧”，更成为中国“民族歌剧”最鲜

明的艺术特征和艺术标准之一。而这些经典作品最核心的共性

就是“人民性”。

2015年，原文化部组织开展经典歌剧《白毛女》的复排巡

演，巡演足迹涉及国内15个城市和地区，所到之处反响热烈、出

人意料，一部70多年前的作品在今天依然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

和号召力。2016年，中国歌剧舞剧院全新重排了创作于1952年

的经典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观众同样表现出了非凡的热情

和由衷的喜爱。

《白毛女》与《小二黑结婚》的先后复排，正是对习近平总书记

“为人民而创作”指示精神的有效践行。由此，也让民族歌剧这

种“人民性”很强的艺术样式，重新回归大众的视野。还有很重

要的一点，那就是当年的歌剧艺术家们对于民族歌剧创作在思

想、理论、艺术上的创新实践和不懈探索，也带给今天的歌剧从

业者更深入的思考。事物的发展总是从感性到理性、从实践到

理论，“一白一黑”富有“人民性”的创作品质，也强烈呼唤和观

照着新时代中国歌剧的新风貌。“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从2017年至今，全国各地申报“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

程”剧目共254部，最终入选“工程”的共有24部，创作完成落地

的22部。在2021年底结束的第四届中国歌剧节上，参加展演的

剧目一共有23部，其中民族经典复排剧目5部，“工程”入选剧

目9部，其余参展剧目9部。“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的实

施，令中国歌剧的整体发展业态水涨船高；另外，成立于2013年

的国家艺术基金，也为歌剧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上的基础保

障和支持。来自国家层面对于中国歌剧发展的重视，也促使各

地宣传文化部门加大了对地方院团人财物以及歌剧创作的支

持力度，各地方歌剧院团的工作热情和创作积极性被极大地调

动起来。

“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实施之后，民

族歌剧成为中国歌剧创作的主流，而在重视民族

化的同时，并没有排斥和否定其他形式的中国歌

剧的创作和探索，中国歌剧呈现出多元化综合形

态。同时，这一时期，不论哪一种形态的创作，都

有一个突出的特征，那就是在创作内涵上尤其注

重“中国精神”的体现。

对于“中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有着精辟的

论述：“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实现中

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

力量。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

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

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

无定所、行无依归。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

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

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

神特质、精神脉络。”“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

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

题。”诚如总书记所言：“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

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纵观近年来的歌剧创作和演出（包括红色经典作品

的复排），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传统文化历史题材还是

现实题材，只要是能够彰显“中国精神”的作品，往往都会

赢得群众的喜爱。

简要盘点一下近年来的歌剧创作演出。在革命历史

题材中，除了前述的《白毛女》《小二黑结婚》，还有歌颂敌

后根据地人民支援革命斗争、军民鱼水情深的《洪湖赤卫

队》（复排）、《党的女儿》（复排）、《金沙江畔》、《沂蒙山》、

《松毛岭之恋》、《半条红军被》、《银杏树下》、《雁翎队》、

《国·家》、《风雪大别山》、《呼儿嘿呦》等，有表现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同心结》（复排），有表现革命英烈、革命先驱

为建立新中国无私奉献牺牲的《江姐》（复排）、《方志敏》、

《英·雄》、《红船》、《红流澎湃》、《晨钟》、《拔哥》等，有表现

西藏农奴制崩塌、人民得解放的《尘埃落定》，有表现文学

家、先进知识分子积极投身革命斗争的《田汉》《青春之

歌》等。

在现实题材创作中，有歌颂改革弄潮儿的《命运》《道

路》《先行者》等，有歌颂“时代楷模”老兵张富清的《张富

清》，有歌颂湖北公安县麻豪口镇福利院已故院长刘德芬

的《有爱才有家》，有歌颂诺贝尔奖得主科学家屠呦呦的

《呦呦鹿鸣》，有歌颂武汉抗疫英雄群像的《天使日记》，有

聚焦扶贫攻坚战役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马向阳下乡

记》《三把锁》《扶贫路上》《山茶花开》《鸾峰桥》等。

在传统文化历史题材中，有歌颂中华民族人文始祖

神农寻百草、尝百草、为人民奉献牺牲的《天地神农》，有

歌颂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反抗沙皇政府残暴统治、战胜千

难万险、举族万里东归、重回祖国怀抱的《苍原》（复排），

有表现海外华侨悲欢离合情系家园的《唐家湾侨批》等。

事实上，这十年，中国歌剧创作演出的数量逾百余部。以

上所列皆为近五六年的创作，挂一漏万，不一而足，主要

想说明的是，这些作品都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国

精神”的集中体现。

中国人向来重视家庭，所谓家是最小国，千万的家、

千万的人，才构成了大中国。所以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家

国情怀”是与生俱来的。凡是优秀的歌剧作品，爱国主义

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口号，当一个个英雄人物、动人的戏剧

故事通过歌剧艺术生动呈现在舞台上的时候，“中国精

神”就融化在那些富有真情实感的歌唱和音乐中，融化在

演员全情投入的表演中。或许很多新创的歌剧作品在技

术上和艺术表现上都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但只要是

富有“中国精神”的作品，就一定会生发出动人心弦的感

染力，也一定会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这些都是在实践中

得到检验的。

中国歌剧百年的历史就是始终探索中国歌剧之路的

历史。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百年光阴，中国歌剧经历

过艰难曲折，也取得过骄人的成绩。但是在行进的途中，有一点

是毫无争议的，那就是中国的歌剧之路必须是一条契合中国审

美、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道路。这条路到底应该怎么走，

中国歌剧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手段进行创作，直到今天，业

界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争论，可以预期，未来这种争论依然

不会消失，这些争论归根结底属于创作的方法问题。所谓技术

是为艺术服务的，创作的手段可以多种多样，作品的形态可以

不拘一格，但是中国歌剧之路的方向必然要明确，因为我们已

经充分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

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

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华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中华千百年来有无数为民族解

放自由而斗争牺牲的英雄事迹，在如今蓬勃发展的新时代，英

雄模范人物、先进事迹更是层出不穷，而普通老百姓的日常工

作生活中同样有很多动人的亮点。凡此种种，都是中国歌剧创

作取之不竭的最可宝贵的素材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

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

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所以，中国歌剧之路，就是

“为人民而歌”的路，沿着这个方向坚定地走下去，中国歌剧就

一定会收获更加丰硕的成果。

十年歌剧前行路，中国精神贯始终。“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

文艺的灵魂。”这十年，中国歌剧事业成绩斐然，无论是创作还

是演出，都向着更加职业化、专业化、现代化迈进，涌现出不少

品质优良的佳作；当然，不能否认在这个过程中，依然还存在很

多遗憾和不足，但是任何的成功不都是在一次次失败之后才收

获的吗？在未来发展的道路上，中国歌剧只要紧紧抓住“中国精

神”的灵魂，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坚守，坚守

文化自信，坚守“人民性”创作，就一定会有更多唱得响、传得

开、留得下的优秀歌剧作品涌现。

（作者系《歌剧》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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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采访黄定山导演的时候，他正在为即将闭幕的第

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展演剧目、歌剧《半条红军被》在长沙的

录制做准备。受疫情的影响，这部剧原定在国家大剧院的

线下演出改为线上，也使其成为黄定山继民族喜歌剧《马

向阳下乡记》之后在本届艺术节上进行全国线上展演的第

二部执导剧目。包括这两部作品在内，本届艺术节参演剧

目中由黄定山执导的作品共有７部，其中有已获第十七届

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的民族歌剧《沂蒙山》（山东

歌舞剧院），获第十七届文华表演奖的武汉京剧院的京剧

《母亲》（刘薇）、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民族歌剧《小二黑结

婚》（毌攀），还有分别参评本届文华大奖、文华编剧奖的话

剧《深海》（广东省话剧院）、民族歌剧《红船》（浙江演艺集

团浙江歌舞剧院）。这些作品中既有新创剧目，也有对经典

剧目的重排，既有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开掘，也有对当代现

实题材的发现，作品横跨舞台艺术门类之多、集中呈现的

题材类型之丰富，在黄定山看来，“可以说是我这10年来

导演创作的一个缩影”。

寻找属于中国的土生土长的民族性

回顾10年来的歌剧创作,黄定山认为，“一个明确的

转折点”是2016年他执导重排由田川等编剧、马可等作

曲，创排于1952年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部民族喜歌

剧《小二黑结婚》（下文简称《小二黑》）。在这部剧的重排过

程中，“我开始真正认识了中国民族歌剧的本质。即这是一

种从中华民族的文化、音乐、表演艺术的土地上生长出来

的，属于中国观众喜爱的民族艺术。”

重排《小二黑》前，中国民族歌剧舞剧院刚复排了新中

国的第一部原创民族歌剧《白毛女》，“在马可先生创作了

《白毛女》之后，中国的文艺创作开始向民族化转型，《小二

黑》的创作就是建立在对民族歌剧的系统性研究和探索的

一部作品”，因此在黄定山看来，“这次距离原作首演60多

年后的重排具有重要的示范和传承经典的意义”。

接受此次重排任务之前，当年《小二黑》中小芹的第一

位扮演者、歌剧表演艺术家，也是重排版《小二黑》的艺术

顾问乔佩娟老师曾对黄定山表达了两点希望：一是重排这

部戏的目的是要给今天的青年观众看，二是对剧中已不适

于今天观众审美的部分要大胆地加快戏剧节奏。“在这样

的鼓励支持下，使得我从这部作品开始，从创作方法、创作

美学到今后要如何继承创新以利于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

等问题都有了一个极其深刻的认识。”

反复分析、解读歌剧《小二黑》的剧本后，黄定山得到

了很多启示：一是要创作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的民族歌剧；

二是民族歌剧的文学性体现在它的通俗性、民间性和民族

性上，歌剧创作要警惕华丽词藻的堆砌，要用老百姓最愿

意说、最听得懂的语言来表达蕴含强烈的人民艺术；三是

中国的歌剧创作一定要向中国的戏曲和民族音乐学习、借

鉴与吸收，才能创作出中国观众爱听的歌曲和旋律；四是

歌剧创作中的音乐性要与戏剧性、戏剧行动紧密结合，要

用歌剧的方式塑造人物、开掘精神。

《小二黑》重排的第二年，黄定山紧接着又创排了向这

部经典致敬的其个人导演生涯中的第一部、也是新中国舞

台上的第二部“原创民族喜歌剧”《马向阳下乡记》。作为在

彼时的文化部指导下刚成立的“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

程”指导委员会评选推出的首批重点扶持剧目之一，这部

脱贫攻坚题材的舞台剧在黄定山的建议下，重新以喜剧的

结构、样式调整了原作“正剧”的体裁,重新在喜剧的矛盾

冲突中来塑造人物、揭示性格，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表

现当代农村生活，最终在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上荣获了第

十六届文华大奖。

“从《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等到

上世纪90年代的《党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之后

中国民族歌剧的创作曾一度陷入低潮。在这样的背景下，

‘指导委员会’的成立本身就具有方向性的意义。”黄定山

谈到，作为该委员会的专家之一，在此后数年内，他在参与

指导工作的同时，亦连续导演了歌剧《二泉》《英·雄》《沂蒙

山》《红船》《银杏树下》《半条红军被》《先行者》等多部历届

委员会重点扶持作品，以其密集而又极具特色的导演创作

为当代民族歌剧的创演拓开了一方舞台。

走近光环照耀下不同时代里的人生

“歌剧发展到当代，观众‘看’的不再只是一两首名曲,

也不是对文学剧本的‘阅读’，而是要欣赏一台完整的舞台

演出。”不同于西方歌剧音乐结构和剧本结构同步创作的

模式，中国的民族歌剧创作往往是剧本在“前”、音乐在

“后”，导演最后“进入”。对此，黄定山在实践中总结出了自

己的创作理念，即“导演提前介入创作”。如接受《马向阳》

邀约时，他从“体裁”的改变开始，接下《沂蒙山》时，该剧只

有一个题材、一个名字……“在导演创作前置的理念下，导

演创作的可能性与重要性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

好剧本、好音乐的基础上，当代歌剧之所以能不断演出的

‘剧场性’则通过舞台的戏剧整体创作共同呈现出来。”

于是，从歌剧《天下黄河》《导弹司令》《彝红》开始，10

年来的歌剧创作之路给黄定山最强烈的一个感受是，“赶

上了一个好时代，赶上了中国民族歌剧发展的大好势头，

使我作为一名导演、文艺工作者，能在中国民族歌剧的创

新发展中形成个人的创作特质，并获得驱使自己不断前行

的目标与动力。”

“一部戏的创作如果顺风顺水没有难点，就一定不会

是一部优秀作品。”因此黄定山的作品中，无论歌剧、话剧

还是京剧、地方戏，不管什么题材、类型的创作, 对作品

“独特性”的追求是永远存在的。比如排《马向阳下乡记》，

他思考如何用喜剧的形式表现带有歌颂性质的题材，对于

农村，如何把握与表现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贫穷和落后；

排《红船》，他想探讨的是歌剧作为一种非写实性的艺术形

式如何真实地表现历史人物，获得观众的认可……“对不

同时代的人我们要找准不同时代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就决

定了戏剧最后的呈现样式。”

从革命历史题材、传统文化题材到当代题材，在黄定

山10年的导演创作历程中，领袖、英模人物亦是他作品中

经常表现的对象。对于如何塑造好这些形象，他认为，导演

的第一步工作是“去光环化”：“作为导演, 我们要穷尽一

切手段走近人物的历史，开掘光环照耀下的人生”，“所谓

人性，如果不到历史中去寻找，就一定会走向另一种空

泛”。在话剧《深海》的创作中，黄定山将一场因深爱而产生

的戏剧冲突安排在全剧的高潮和结尾，完成了对中国第一

艘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及其爱人的正面刻画，塑造出真

实感人的英模形象。歌剧《沂蒙山》的创作中，他和主创团

队不断采风“下生活”获取资料，剧本在经历了9次大修改

和无数次小修改的同时，始终牢牢坚持着，“感受人物所感

受的一切，寻找并表现人物所信仰和遵循的性格逻辑，并

据此进行深度开掘的创作理念”，最终以艺术的形式表现

出了动人心魄的历史真实与时代精神。

“我知道，我一定会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的。”

2018年歌剧《沂蒙山》首演的那天晚上，面对演出带来的

“好评如潮”与某些不理解的声音，失眠的黄定山这样告诉

自己，“我前所未有地感觉到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因为我

们不仅仅是在创作，更是在传承，传承一个民族的血脉和

精神”。

见证并抒写着我们内心的波澜壮阔

追溯黄定山话剧、歌剧两条创作主线交汇的源头，是新

世纪初他对作家裘山山的小说《我在天堂等你》的两次改

编，小说先后被改编为同名话剧《我在天堂等你》（2002年，

编剧黄定山）和歌剧《太阳雪》（2010年，编剧冯柏铭），均由

黄定山执导。“如何既保持文学的原创性又体现舞台创作的

原创性”，是曾经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进行戏剧表演教学和戏

剧导演研究多年的黄定山在离开院校、进入原总政歌剧团

成为专业创作者之时开始思考的问题。“从那时起，我对话

剧、歌剧的大众化与当代性的探索以及后来导演理念的逐

渐成熟，都从对这部作品的改编实践中起步了。”

“舞台艺术要从象牙塔中走出来，进入大众的视野。”

在黄定山看来，今天的青年受众是在扑面而来的新媒体时

代的传播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审美习惯的转变首先要求

戏剧创作能实现与观众的同频共振，才有可能进一步产生

引领审美的品质提升”。黄定山难忘10年前北京的歌剧演

出，“一部剧演到两三场的时候，就会发现来的大部分都是

熟面孔了。有很多学子、同行，但真正的爱好者、普通观众

并不多。”北京尚且如此，“全国就更难想象了”，而这与歌

剧诞生之初的“广场艺术”属性是相矛盾的。从那时起，为

了“让歌剧艺术尽早回归她的大众属性”，黄定山的每部歌

剧作品都会在剧场演出的“大版”之外，还根据不同受众、

不同演出形式的可能，设计适合音乐会演出的“中版”，推

出钢琴演奏的“小版”等，“不仅以歌剧演出的方式，也以音

乐演唱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为观众走近歌剧、喜爱歌剧

提供更多的可能”。2021年，于建党百年首演的京剧《母

亲》中，黄定山有意识地将交响乐和京剧结合起来，“使得

作品中板腔的、音乐的丰富性和多层次的声音表现得以交

融彰显，让中国的‘歌剧’和西方歌剧在中国的京剧舞台上

做了一次文化的交流和艺术的碰撞，以既有传统特色又颇

具现代意识的表达为舞台带来了一种新鲜面貌，从而更好

地传达了戏剧对人与时代的关注和诠释。”

“10年来，中国舞台艺术的发展收获是巨大的。中国

艺术家以艺术的方式、艺术作品的方式完成着对时代、对

当下、对中国故事的关注与书写，这种充满力量的集体表

达是前所未有的。”黄定山说，这其中，最让他内心激荡、总

想去表现的“总是那种千军万马、波澜壮阔的情怀”，“这可

能就是有人评价我作品中的那种史诗感”。什么是歌剧要

表现的当代史诗？2022年，由朱海编剧、捞仔作曲、黄定山

执导的表现深圳特区“80后”创业者题材歌剧《先行者》首

演。“创作之初，我们几位五六十岁的主创在深圳一口气谈

了5天5夜，对作品从文本、音乐到舞台形态不断地进行

思想碰撞。希望观众看过演出后会感到，这是一支年轻的

创作团队，会感到他们看到的就是深圳的今天，是中国的

未来”。在黄定山看来，题材的创新是创作者跟上时代节

拍，走进时代、了解时代、书写时代的不断追求，而对精神、

对心灵史诗的追求则是艺术创作者永恒的追求。无论在哪

个时代，“当艺术家把个人的感受放到时代当中去表现一

个时代、书写一个时代的时候，你会知道，你终将在‘他们’

身上，在你的作品身上看到自己内心曾经的波澜壮阔，找

到艺术创作和当代观众的共情与共鸣。”黄定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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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红船》 崔元 摄

歌剧《党的女儿》（复排）

歌剧《呦呦鹿鸣》

歌剧歌剧《《沂蒙山沂蒙山》》 张国萃张国萃 摄摄


